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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托翁創作《戰爭與和平》的思想淵源和生活

根據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同時也

是世界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天地中最後一座也是最為高大的山峰。在對全世界有巨

大影響的俄國文學中，他是創作時間最長、作品數量最多、影響最深遠、地位也

最崇高的作家。他是人類文化史上少數的巨人之一。托爾斯泰一生高齡 82 歲，

創作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其生平和創作都有漫長的發展過程，須要認真地做分析

和評判。 

 

第一節 托翁生平與創作的關聯 

 
托爾斯泰的全名為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有時也簡稱列夫．托爾

斯泰。作為俄國的著名大作家，其特點是畢生都在探索「人生的真諦」。他本身

和作品裏的主人翁常常會自我發問這樣的問題：「我是什麼人?」「我為什麼活

著?」因而他的創作過程，也是不斷在探索、思考這類問題，結果便是形成了其

作品思想內容深刻，一向在尋求人生的哲理。他的思考有了一定程度的答案，即

人活著是為了他人，為了上帝，尤其是為了下層人民。這種想法到晚年甚至發展

成「平民化」，即放棄貴族特權，投向平民階層。正是這一點競業的精神，構成

了托爾斯泰美麗的人生。 

托爾斯泰於 1828年 8月 28日（舊曆）出生在一個貴族地主家庭，他的一生

是充滿激情、充滿矛盾，及不斷探索、不斷追求的一生。 

他自幼就熱愛勞動，在與農民和自然接觸中初步形成他自己的世界觀中某些

重要的基礎。托爾斯泰在十八歲的時候，放棄在大學中繼續學習，回家致力於改

善農民的生活，但因為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以及身為地主的身分，在主觀上與客觀

上的實施上均是困難重重。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托爾斯泰為了深入了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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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毅然從軍參加高加索的戰役。同時，開始寫作小說《童年》使他一舉成

名。在這個時期，他所創作的《一個地主的早晨》等作品中，提出了地主階級和

農民之間的矛盾。 

1857年，托爾斯泰赴西歐考察，對西方文明中階級壓迫的黑暗面深惡痛絕，

這種情緒表現在他的短篇小說《盧採恩》中。回國後，他致力於在他的雅斯納亞．

波良納莊園為農民辦學，想以此來找到社會的出路，後來又為了這個理念再次出

國考察。 

1861 年，農奴制度改革時，他因為維護農民利益而遭到憲兵的搜查。在六

十年代，托爾斯泰介於三十五歲到四十歲期間，基於自己對人民在歷史中的地位

之思考，寫出了不朽鉅著《戰爭與和平》。而深刻地反應出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

形成與發展過程，同時也反映出作家自身思想的矛盾與發展的《安娜．卡列妮娜》

則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寫成的。 

托爾斯泰的世界觀被徹底轉變的時間是在八十年代他創作《復活》這部作品

的時期，在這個時候，托爾斯泰毅然放棄他身為貴族的地位，成為俄國千百萬農

民的代言人，誓與政府和教會為敵。在這段時間，他除了《復活》之外，還寫出

《黑暗的勢力》、《教育的果實》等作品，強烈地控訴黑暗社會，也表現出他在自

己思想深處嚴肅的探索及深刻的矛盾。這時他的「托爾斯泰主義」如宗教教義般

地傳遍各地，他已經是一位名揚全球的偉人，為了貫徹自己的信念，他堅持自己

進行耕種、製鞋、劈柴等體力勞動，但他卻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奢華的貴族地主家

庭環境中，為此，他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苦惱中，這一時期心靈深處痛苦的追求，

反映在《克萊採奏鳴曲》、《魔鬼》以及《謝爾蓋神父》等作品中，俄國一位反動

文人當時曾說：  

我們有兩位沙皇，尼古拉二世與托爾斯泰。尼古拉二世對托爾斯泰束

手無策，托爾斯泰則能動搖尼古拉二世的寶座。○1 

1901年，托爾斯泰被東正教教會開除教籍，但這只是更加擴大他的影響力；

1908 年全俄國對他八十誕辰的慶祝活動成為俄國各派政治勢力的一場鬥爭。而

聲名顯赫的托爾斯泰仍在自己內心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和不斷地探索。1910 年 10

月 28日（舊曆），在經歷長期劇烈的思想矛盾與家庭衝突後，托爾斯泰為了尋求 

─────────────────── 

○1 轉引自李明濱《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見《世界文學名著選評》第 1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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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出路和靈魂上的安寧，冒著風雪走出家門，數日後，客死在一個小火車站

上，享年八十二歲。這位複雜而單純、現實又浪漫的偉大人物，就此結束他的一

生。 

在托爾斯泰全部作品中，《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復活》、 

是三個里程碑，也是他的三部代表作。 

 

 

第二節 前期，在寫作《戰爭與和平》時的思想與   

創作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創作的前期。1852 年他發表第一部作品《童年》開始

了文學活動。這部小說和後來的《少年》(1854)、《青年》(1857)合成自傳性的三

部曲，體現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寫貴族少爺尼古連卡從童年到青年的

成長過程。尼古連卡從童年開始就顯出崇敬誠實樸素的家庭教師，反對在家中人

與人之間講究地位、不平等對待的習氣。他也習慣於同情弱小者，反對強權者，

並且在生活中付諸實行。從總體來看，尼古連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虛榮的惡習，

接受了貴族階級的一些偏見，另一方面更看到這個階級的虛偽與自私。他從青年 

時期就開始洗滌自己的靈魂，追求「人生的真諦」。作品從道德的角度揭露貴族

社會而引起反響。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也具有某些自傳性成分。

它描寫青年地主聶赫留朵夫從「博愛」出發，為農民蓋房子，實行減役減租，發

放簡易農耕機械供農民使用。他想用這類辦法把農民從貧困中拯救出來，終因得

不到農民的信任而失敗。 

反映克里米亞戰爭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1855-1856)使托爾斯泰獲得了聲

譽。他用俄國士兵的勇敢去對照貴族軍官的腐敗，以表現他對貴族社會的不滿。

同時，他贊揚士兵的愛國精神。他因這部作品心理描寫方法的新穎而被著名評論

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譽為「心靈的辯證法」。 

1855 年末，托爾斯泰前往彼得堡，認識了《現代人》雜誌的主編涅克拉索

夫等一些進步作家。1857年，他發表短篇小說《盧塞恩》。這是他根據旅行西歐

時在瑞士風景區盧塞恩的見聞寫成的。小說譴責了英國紳士們對一個流浪歌手的



第三章  托翁創作《戰爭與和平》的思想淵源和生活根據 

25 

欺凌。作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虛偽的。但他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同

時，也全盤否定了資產階級帶來的進步。 

從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從創作活動一開始，就敏銳地注意到俄國社

會裏上層與下層、地主與農民、貧與富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尖銳的對立。他既對貴

族階級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滿，又憎惡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但是他想靠「世

界精神」使人們「互相親近」，使矛盾變為「無限的和諧」。卻是無法實現的幻想，

因為貴族壓迫平民那種殘酷的現實是托爾斯泰無法改變的。掌權者是不會輕易放

棄權力的，這一點使托翁思想陷於極度痛苦，一生都無法解脫。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環繞著農奴制問題的鬥爭日趨尖銳。托爾斯泰同

革命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歧。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主張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專制農

奴制度。托爾斯泰反對這種革命觀點。1860 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涅克

拉索夫主持的進步雜誌《現代人》。不過 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使他大為失望。他

說，「沙皇政府的農奴制改革除了許諾以外，別無他物」。他在擔任地主和農民之

間的調解人時，「對農民表現了特別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貴族的「切齒痛恨」。

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 

改革以後，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在農村推行啟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莊園中

興辦小學，發行教育雜誌《亞斯納亞．波良納》(1862-1863)。1863 年他發表中

篇小說《哥薩克》，描寫貴族青年奧列寧拋棄城市的安樂去高加索從軍，決心同

哥隆克一起過樸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個哥薩克姑娘的戀愛事件中暴露

了他的自私本性，為山民們所鄙棄，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

望貴族青年脫離上層社會，返回自然。實現當時啟蒙主義思想家們所嚮往的「返

樸歸真」的理想，作者也是厭惡城市文明的。這說明作者對貴族階級不滿，但又

無可奈何，只好訴諸一種脫離現實的理想境界。奧列寧這個現象，同作者已往的

自傳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體現了托爾斯泰對於俄國社會問題和貴族出路問題

的痛苦探索。 

1863 年起，托爾斯泰停止辦學，埋頭於文學創作。六十和七十年代，他接

連寫出兩部長篇鉅著《戰爭與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戰爭與和平》以 1812年俄法戰爭為中心，從 1805年彼得堡貴族沙龍談論

對拿破崙作戰的事寫起，中經俄奧聯軍同拿破崙部隊之間的奧斯特里茨戰役、

1812 年法軍對俄國的入侵、鮑羅金諾會戰、莫斯科大火、法軍全線潰退，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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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 1820年 12月黨人運動的醞釀為止。全部以保爾康斯基、別祖霍夫、羅斯托

夫和庫拉金四個豪族作主線，在戰爭與和平的交替中，展現了當時社會、政治、

經濟、家庭生活的無數畫面；描繪了五百五十九個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將帥、

貴族、下至商人、士兵、農民；反映了各階級和各階層的思想情緒；提出了許多

社會、哲學和道德問題。 

小說揭露和譴責了宮廷官僚和上層貴族的腐敗。但是托爾斯泰並沒有否定整

個貴族階級。他竭力歌頌羅斯托夫一家那種溫情脈脈的莊園貴族的品德和保爾康

斯基一家那種忠貞為國的老貴族的古風。他還著意塑造了兩個理想的貴族青年形

象－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和皮埃爾．別祖霍夫。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出身名門，

但他鄙視上層貴族的庸碌，決心靠戰功以成就自己的功名。皮埃爾．別祖霍夫嚮

往理想的道德生活。在戰爭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難，企圖刺殺拿破崙，被俘後，

受到宿命論思想的農民普拉東．卡拉塔耶夫的啟示，形成了順從天命、愛一切人

的世界觀。後來他和羅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結成美滿幸福的家庭，最後他參加秘密

團體的活動，接近了十二月黨人式的叛逆思想。作者通過這兩個人物著重宣揚的

是「為上帝而活著」、「愛一切人」的道德觀。 

小說很注意描寫人民群眾，贊揚他們在抗擊法軍入侵時的愛國精神。士兵的

高昂鬥志，農民在在游擊戰中的英雄行為等等，都被刻畫得細致而生動。托爾斯

泰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群眾的情緒，而不是帝王將相。 

《戰爭與和平》顯示，作者意圖從歷史上去尋求俄國社會問題的答案，他寫

的是歷史故事，要解答的卻是現實問題。其結論即是：靠貴族中的優秀者，或尚

未腐敗的人物，與平民聯合在一起來拯救俄國，使它免於潰敗和衰亡。 

《安娜．卡列尼娜》的問世，是托爾斯泰的創作新進展的標誌。起初，他只

打算寫一部家庭生活小說，敘述一個已婚女子的不貞和由此產生的悲劇。但七十

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造成社會的大動盪。這引起作者的注意，促使他

擴充了原來的構思，引進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提出很多迫切的問題。用托爾

斯泰借書中一位主要人物列文之口說出的一句話：「現在在我們這裏，一切都翻

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可以最恰當的說明 1860至 1905年這個時期。

那翻了一個身的東西，就是農奴制以及整個「舊秩序」而那剛剛開始安排的東西，

卻是托爾斯泰極不願意看到的資產階級制度。 

小說由兩條平行而又互相聯繫的線索構成。一條是貴族婦女安娜，她由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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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寧不滿，，愛上了花花公子渥倫斯基，並和他同居，她的

行為遭到貴族社會的鄙棄，後來她又受到渥倫斯基的冷遇，終於在痛苦和絕望中

臥軌自殺。圍繞著安娜對愛情的追求，作者對上流社會、官僚貴族作了暴露性的

勾畫。另一條線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貴族小姐吉提的戀愛、波折、終成眷屬的故

事。作者通過列文對事業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廣泛描寫了農奴制改革後的地主、

農民、新興資產者、商人階層。 

安娜是一個追求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人物。她不願過互相欺騙、沒有愛情的

家庭生活。她為了自己的幸福離家出走，但是為上流社會的虛偽道德觀所不容。

忠於封建操守和追求個人幸福這兩種思想，在她心裏形成激烈的衝突。結果她在

「一切全是虛偽」的慨歎中，在「上帝，饒恕我的一切」的哀號中死去。安娜的

悲劇是對封建貴族社會暴露和抗議。 

作者托爾斯泰對安娜的態度是雙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那逼死

她的貴族社會的荒淫和虛偽；另一方面，他又強調安娜是為「情慾」所支配，破

壞了家庭的和諧，也毀滅了她自己。在托爾斯泰看來，家庭關係是宗法制度的基

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愛，長幼相親，才能給整個社會帶來幸福。

正因為安娜追求個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員蒙受犧牲，從而違反了「愛」的教義，作

者才讓她飽受折磨，並使這一形象蒙上一層罪人的色彩。他認為安娜應當受譴

責，但是上流社會比她更壞，根本不配懲罰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

爾斯泰借安娜的悲劇無情地撕破了上層貴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其中另一位主要人物列文體現了托爾斯泰的理想，代表她這一時期的思想特

點。列文是一個貴族地主，他贊揚自給自足的農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

「用二十個戈比就可以買到農奴的資產者」，反對地主採用西歐方式經營田莊。

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國農奴制崩潰、資本主義成長的事實。為了挽救貴族地主的

沒落，他實行農事改革，把自己的莊園當作使俄國避免資本主義的試驗場。他主

張地主參加部分勞動，農民參加部分管理，以誘使農民更多地幹活。照他的說法，

這樣「農民好一些，我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

他的改革還是失敗了。他感到絕望，只好在「博愛」中尋求精神平靜，終於皈依

宗教。從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後期的某些農民觀念這時已開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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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期，在寫作《戰爭與和平》後思想與創  

作的發展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是托爾斯泰創作後期的起點。這時，俄國的階級鬥爭

又趨激烈。農民在「農奴制改革」瀕於破產，又遇上連年歉收，成千上萬人死於

飢餓與瘟疫。農民被迫奮起抗爭。農民運動與新起的工人運動相會合，再一次形

成革命形勢，喚起了托爾斯泰的注意。他在 1878 年就感到，民粹派薇拉．查蘇

里奇刺殺彼得堡總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他本人也加緊社會活動，遍訪大教

堂、修道院，同主教、神父談話，出席法庭陪審，參觀監獄和新兵收容所，調查

城市貧民區等，這一些使他更加認清專制制度和剝削階級的腐朽，引起了他的世

界觀的劇變。他在《懺悔錄》(1879-1881)裏說：「1881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

乃是從內心上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熾熱的時期」，又在日記中寫

道「我棄絕了我那個階級的生活」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來說，托爾斯泰是屬於俄

國上層主義地主貴族的，但是他拋棄了這個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轉到宗法制農

民的觀點上來了。 

托爾斯泰轉變後的世界觀仍然包含著顯著的矛盾，既有強有力的一面，又有

極軟弱的一面。強有力的方面是「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裏，對現代一切國家制度、

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2 ，達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

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3成為一個「強烈的抗議者、激憤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

評家」，而托爾斯泰的軟弱方面，則是他鼓吹「不以暴力抗惡」、 「道德上的自

我完善」、「博愛」等托爾斯泰主義。 

托爾斯泰在《懺悔錄》、《那麼我們應當作麼辦?》(1886)及《宗教神學批判》

(1880)中，在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和《教育的果實》(1886-1889)中，都表

達了他轉變以後的觀點。 

其中不少作品是用宗法制農民的觀點來看社會人生的。有的作品對黑暗社會 

─────────────────── 

○2 列寧：《列尼．托爾斯泰和現代工人運動》。《列寧全集》第 16卷，第 330頁。 

○3 列寧：《托爾斯泰和農產階級鬥爭》、《列寧全集》第 16卷，第 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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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抨擊。像《黑暗的勢力》寫一個雇工由於貪財而殺了情婦的丈夫和嬰兒，但

受到篤信基督的父親開導，終於懺悔、認罪。說明金錢是腐蝕農民心靈的「黑暗

勢力」，只有農民純樸的道德才能克服之，使農民避免現代文明社會的負面影響，

即為追求金錢而墮落。 

他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最充分地反映托爾斯泰後期世界觀

的矛盾。他起初的構思是以一件訴訟案為基礎，寫一本道德教誨小說。但在十年

創作過程中，他數易其稿，主題前後迥異，最後寫成一本表現尖銳的階級對立、

政治意義很強的社會問題小說。 

《復活》寫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誘奸了農奴少女卡秋莎．瑪絲洛娃，隨後遺

棄了她，使她備受凌辱，淪為娼妓，最後又被誣告犯殺人罪而下獄，並判處流放

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作為陪演員在法庭上與她重新見面，受到良心譴責，決定

賠罪，為她奔走伸冤，上訴失敗後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為感動了瑪絲洛娃，使

她重又愛他。但她為了不損害他的名譽地位，終於同一個「革命者」結婚。通過 

這些情節，作者反映了兩個主人翁在精神上「復活」。 

又如短篇小說《舞會以後》(1903)揭露沙皇政府蹂躪少數民族的暴行，更是

令人髮指。從而使小說也成為名篇。作品的主人翁伊凡在思想感情上經歷了兩 

次昇華。第一次在舞會上，他對上校軍官的愛女瓦蓮卡的感情由傾慕，漸至熱戀，

直到陶醉。愛情鼓勵他向上，達到高尚境界，不但自己向善，而且擴大愛的範圍，

也要愛女友的父親，即那位笑容可掬的上校，還要愛一切人，用他的話來說，就

是「用愛擁抱世界」。 

然而舞會以後，情節陡轉，他的心情急轉直下。這是由於看到瓦蓮卡的父親，

即那個在舞會上如此慈祥的上校，跳完舞以後還赴操場，親自指揮「夾鞭刑」的

慘景。那種酷刑的方法，就是把一名韃靼族士兵，脫去上身的衣服，由人架著從

排成兩列的士兵隊列中通過，令兩邊士兵依次用棍棒擊打其赤裸的後背，把那名

士兵打的鮮血淋漓，慘不忍睹。主人翁描述他恐怖的印象。 

這是一個斑斑駁駁的、紫紅色的、奇形怪狀的東西，我簡直不敢相信 

這是人的軀體。 

上校那劊子手的真面目使主人翁心目中的「愛」的世界傾刻崩毀。他由強烈

的愛轉為極度的憎，既憎惡上校，也不再愛其女兒瓦蓮卡了。他懂得了花田錦簇

掩蓋下的那個社會是畸形和醜惡的。於是他的思想感情出現了第二次昇華。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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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沿相反的方向：由極愛轉向極憎，達到了理性的認識社會、認清社會，終於

決心不再與那個社會同流合污。他「不像原先希望的那樣去服軍役了」，不但沒

有去擔任軍職，也沒有在任何地方供職了。 

如果說第一次思想感情昇華能理解的社會人生是虛假的，那麼第二次昇華能

認識的社會現實就是真實的了。作品緊扣事件在人物內心引起的波瀾，比單純描

述酷刑的慘象會更令人受震撼，也使人深一步體會到托翁「心靈的辯證法」之手

法，感受其力度和特點。 

小說揭露了法庭、監獄和政權機關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殘暴和法律的反

動。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執法者各有各的心事，隨隨便便將瑪絲洛娃判刑。接

著，在主人公上訴的過程中，作者又進一步鞭打了高官顯宦：國務大臣是個吸血

鬼，樞密官是蹂躪波蘭人的罪魁，要塞司令隻手沾滿起義農民的鮮血，副省長經

常以鞭打犯人取悅。托爾斯泰憤怒地控訴道：人吃人並不是從原始森林裏開始，

而是在各部會、各衙門裏開始的。他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法院的階級實質： 

法院無非是一種行政工具，用來維護對我們階級有利的現行制度罷

了。 

小說又撕下了官辦會的「慈善」面紗。神父們貌似正經，實際是為了多撈得

「一筆收入」。獄中做禮拜的場面令人毛骨悚然，「饒恕我！」的祈禱聲竟和囚犯

的鐐銬聲響成一片。作者激憤地揭發，專制政府殘害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會

支持的，教會不過是沙皇的另一種統治工具。因此，不但書中的這類描寫被審查

機關砍掉了許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開除了教籍。 

本書比托爾斯泰過去的任何作品都更為深刻地指明了農民貧困的根源是地

主土地佔有制。農村滿目荒涼，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

地，卻被地主從他們手裏奪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國農民發出沉痛的呼籲： 

土地不能成為任何人的財產，它跟水、空氣、陽光一樣，不能買賣，

凡是土地給予人類的種種好處，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權。○4  

同時，小說裏也有許多負面的內容。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通過「懺

悔」和「寬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復活」，使「人性」由喪失到復歸；在

這裏，作者宣揚了他「不以暴力抗惡」、「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愛的宗教」等的 

─────────────────── 

○4 楊周翰、吳達元、趙夢蕤主編《歐洲文學史》下冊 343－3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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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主義」。在小說結尾，他甚至宣傳「愛仇敵，幫助敵人，為仇敵效勞」

的教義。 

1905 年革命前夕，托爾斯泰寫了中篇歷史小說《哈吉穆拉特》（1904），抨

擊沙皇軍隊和政府的暴虐專制。小說以揭露沙皇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暴政為主題，

更為具體地針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橫暴。書中寫到，尼古拉一世這位俄國末期的

沙皇荒淫無恥，專橫愚蠢，是一個「殘忍的、瘋狂的、不正當的最高統治者」， 

殘酷鎮壓高加索少數民族。小說同時寫到沙米爾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恰好是反對

沙皇政府侵略的。不過，哈吉一穆拉特這個少數民族的代表人物比較複雜，他身

上有托翁所欣賞的自然、樸素、豪爽、真誠和生氣勃勃的特點，最終卻背叛了民

族解放運動。拿他同那些誓與俄國沙皇政府的入侵者拚到底的眾多山民相比，哈 

吉一穆拉持的死當然不值得同情。所以主人翁的死使作者聯想起牛犁過田的地裏

被車軋倒的一棵牛蒡花。托翁以此來表示自己的態度，即置之不理。不過，作品

的重心仍在於暴露沙皇政府的凶殘，抨擊沙皇軍隊的橫暴。 

1905年革命後，他既否定這次革命，又反對平反動政府派對革命者的鎮 

壓。晚年，他千方百計要擺脫貴族的特權生活，放棄私有財產，堅決走「平民化」

的道路，終於在俄曆 1910年 10月 28日夜棄家出走，11月 7日病逝在一個小火

車站上。 

托爾斯泰繼承了俄國和西歐批判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並善於創新。包括他

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和《復活》三部代表作品在內的

全部創作都含有豐富的生活內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歷史問題，藝術

表現領域極為廣闊。他擅長深刻細緻的心理描寫，尤其善於刻畫人物思想感情的

產生和變化，使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他的語言精確、鮮明，能夠表達事物

的特徵和本質。但是，有時托爾斯泰的說教損害了他的藝術形象和作品的合理性。 

 


